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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写作的价值
目前，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使用

汉语外，其余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到2003年
底，有22个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文字。新中国成
立后，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无论在司法、行政、
教育等领域，还是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都得到了尊重和使用，而且在
全国使用范围广泛。比如：蒙古语使用人口近400
万，主要使用范围包括内蒙古自治区、辽宁、吉林、
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的蒙古族聚居地区；新疆
的维吾尔族有830多万，大多使用维语，哈萨克语
使用人口约111万；藏族分布在西藏、四川、青海、
甘肃、云南等地，有540多万，青藏高原藏族生活
地区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总面积
的四分之一强。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民族文化的要
素，是民族文化交流传承的重要载体。文学是语言
的艺术，文学和语言都来自生活，从这个意义上
说，具有本民族文字和母语写作传统的少数民族，
母语写作在描绘本民族生活、表现民族文化、表达
思想情感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新时期以来，少数民
族汉语文学在各民族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努力下不
断开创局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引起了社会广泛
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少数
民族母语写作也迅速发展，创作队伍不断壮大，作
品数量倍增，出现了一大批在全国影响卓著的作
家，比如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艾
里耶夫，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
赫、阿尔泰，哈萨克族的库尔班阿里等。母语写作
者包括新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
少数民族98%左右的作家，东北95%左右的朝鲜
族作家，内蒙古、青海、甘肃、西藏等地的蒙古文、
藏文作家，还有彝、壮、景颇、哈尼、傣等民族中的
一些母语创作者。

母语写作也是作家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对民
族文化的自觉坚守，充分体现了我国少数民族拥
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由。母
语文学在承载各民族独特的社会学、民俗学、历史
学、民族学、文化学、宗教学、民族心理学等方面内
容上，在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上，都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母语写作在我国的广泛存在和繁荣
发展，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民族
政策优越性的有力证明。

母语作家以其民族特有的审美方式感知和认
识世界，以自己的母语反映本民族社会历史生活，
表达作家及其民族对世界的独特审美观照，他们
创作出的具有民族特质的人物形象、生活内容与
思想情感，丰富了中国文学画廊，扩大了中国文学
版图。如果缺失少数民族母语文学，民族文学是不
全面的，中华文学也是不完整的。

我国的少数民族多生活在祖国的边疆，很多
民族是跨境民族。我国少数民族与边界民族之间
的交往频繁，比如新疆与中亚北亚国家、内蒙古与
蒙古国、延边与韩国、广西与越南、云南与缅甸等
跨国边境地区，母语文学的交流频繁发生。母语作
家的创作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特殊
意义。少数民族母语写作，既是民族文化发展和中
国文学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国际文学交流
和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的需要。在全球化、文化趋同
化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母语写作对于保护世界
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具有特殊意义。

然而，由于翻译成汉文的母语作品为数不
多，目前我们还无法获知少数民族母语写作的全
貌，从有限的翻译作品中，我们只是初步了解到少
数民族母语写作的现状与发展态势——

首先，少数民族母语写作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特色，母语作家一般都具有自觉的民族意识。他们
把探索的目光深入到本民族广阔的社会历史生
活，从民族历史文化纵深中发掘创作的资源。在反
映时代进步和民族发展时更注意从本民族的现实
和文化特征出发，思考民族的未来发展及人类命
运问题。在题材选择、主题开掘上具有各自民族的
独特性，如蒙古文文学充满着浓重的草原生态文
化意识；维吾尔文文学继承了文学传统的劝诫讽
喻功能和幽默风趣的风格；藏文文学富于哲理思
考、充满宗教文化意味；朝鲜文作家多倾向于书写
家庭婚姻、亲情、人情和爱情的传统主题，表现细
腻的情感；彝文诗人人才辈出，具有强烈的彝民族
文化意识。

其次，母语文学艺术探索正在多向度发展。新
时期以来文学自身观念的发展，增加了文学表现
的自由度，少数民族母语作家大胆借鉴和吸收汉
族作家和外国文学的创作技法，在创作方法上吸
收了意识流、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
创作手法，又与本民族文学传统融合，表现手法丰
富多彩，文学风格五彩斑斓。各民族母语文学在继
承中发展，题材的多样化、主题的深刻性、表达形
式的多样性，在少数民族母语写作中都是前所未
有的。

第三，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发展不平衡。在作家
队伍构成上，蒙、藏、维、朝作家多，翻译成汉文的
作品也相对较多，哈萨克、柯尔克孜、彝族等民族
的母语作家虽然也比较多，但是翻译出来的作品
屈指可数，而壮族、哈尼族、景颇族等南方民族的
母语写作者寥寥无几。在文学体裁上，小说数量多
质量高，诗歌在其次，散文最为薄弱。与少数民族
汉语写作相比，汉文小说、诗歌、散文齐肩并进，争
相媲美，近年已经有一大批年轻的汉文写作者引
起全国关注，而年轻的母语作家在全国的影响力
还稍逊一筹。这其中存在翻译的问题，也有母语文
学的表达方式、写作技法及思想内容含量等方面
的因素。少数民族母语写作水平的提高依然需要
突破发展的瓶颈，任重道远。

变革时代的写真
颂扬变革的主题和鲜明的时代性是少数民族

母语写作的突出特征。虽然各少数民族母语地区
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多有不同，但是在
共同的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母语作家把握住时
代发展的脉搏，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同行，与人
民同心，记录下了新中国走过的辉煌历程和曲折
经历，留下了社会发展进步的足迹，谱写出一首首
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时代赞歌。诗歌表现颇为突
出，比如铁依甫江《春的启示》（1981年）欢呼新时
代的来临，铁木尔·达瓦买提的《团圆颂》欢呼香港
回归，阿尔泰的《祖国》表达诗人的拳拳赤子之心
和爱国情怀。在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等大灾难面
前，作家们饱含血泪写下了《众志成城，定能战胜
灾难》（铁木尔·达瓦买提，伊明·阿布拉译）、《维吾

尔人的心》（穆罕默德·巴格拉希，铁来克译），《让
我们共同面对》（普拉提·艾孜维拉，铁来克译）、

《祭礼》（嘎代才让）等诗作，表达全国各族人民血
肉相连、万众一心、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心声。还
有《写给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岗迅，才朗东主
译）、《圣火在燃烧》（穆罕麦提江·萨迪克，狄力木
拉提·泰来提译）等诗作记录了喜迎奥运、举国欢
庆的美好记忆。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跨越性
发展，母语文学深刻反映了现代文明进程给民族
地区人们带来的外在生活方式与内宇宙的变革。
同样是改革题材，随着时代变化，文学主题和情感
基调却有不同。上世纪80年代，作家在新旧冲突
中书写人们创造新生活的激情和理想，欢呼新时
代的来临。而90年代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
会价值观走向多元，作家集中表现的是市场经济
条件下出现的焦点问题，比如人性的异化、生存的
焦虑、对金钱和现代文明的反思。

如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的小说《赫穆楚克的破
烂儿》（哈森译）通过村民赫穆楚克购买一辆车后
经历的酸甜苦辣及各种新鲜事折射出时代的变
化。善良的赫穆楚克原本尊崇传统思想给村里任
何人跑腿跑运输帮人不求回报，可是自己却费神
费力还费钱，固然无法这么无私地帮忙下去了。于
是自然地逐渐收起了钱，结果挣了老乡的钱又让
人生出嫉妒，更有竞争。人心及人情都因为金钱的
作用而发生变化。赫穆楚克明白到了开车的年代，
思想观念就不能再停留在骑马的年代了，他通过
一辆运输车懂得了交易和竞争，还知道了价值交
换和钱权交易。小说真实再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以赫穆楚克为代表的新一代牧民生活方式和思
想观念的变化。小说人物形象及其言行具有民族
独特性，而他们从传统进入现代、走向市场竞争的
甘苦历程却是这个时代致富路上各族人民的共同
轨迹，具有时代普遍性意义。阿云嘎是一位出色的
双语写作者，小说《黑马奔向狼山》以精练的文字
叙述在草场分到户、草滩被人分割后，牧户生活方
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人们狭窄、自私的心胸已经
容不下一匹好马在草场生活，黑马被人驱赶、鞭
打，最后只好奔向没有人类的狼山。作品没有直接
写变革生活，却通过一匹黑马的命运折射出时代
和人心的变化。

满都麦的小说《骏马·苍狼·故乡》（钢土牧尔
译）沉痛叙述了纳木吉拉老人和孙子苏伊拉图老
少两代人尖锐的矛盾冲突。老人热爱故土，遵从蒙
古族草原传统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不愿意跟着
孙子到城里生活，而以两条狼狗作为生命的伴侣
扎根草原。可是孙子苏伊拉图进城经商做买卖，满
脑子商品意识和金钱观念，用金钱来衡量计算一
切。他先是要把老人心爱的狼狗出售给商人，又背
着老人把祖先的驻地牧场都卖掉了。失去了草场
也就摧毁了老人的精神支柱，他在悲伤绝望中一
蹶不振，命丧黄泉，生前还叮嘱邻居万金以古老的
野葬方式料理后事。作者其实并无否定经济发展
之意，但是在朴实客观的叙述中严厉控诉了拜金
主义者的贪婪和人性的异化，及其对自然的践踏
和对草原优秀文化的腐蚀，令人警醒。

藏族作家南色的短篇小说《三代人的氆氇袍》
（觉乃·云才让译）通过节日盛装氆氇袍地位的变
化来反映时代的变迁。果曼村龙珠家有一件传承
三代人的宝贝氆氇袍。这是盖世英雄祖父用生命
换来的渠楚改装而成的，象征着地位与富贵。龙珠
要拿出全家的积蓄来购买水獭皮，像过去那样把
水獭皮镶在氆氇袍上，让新媳妇根吉穿上华贵的
氆氇袍去参加节日活动。可是儿子才让和媳妇都
不喜欢传统的东西。龙珠自己也悲伤地发现现代
年轻人都喜欢款式新颖的便装而对氆氇袍不悄一
顾了。穿着不仅仅是外在的表现，更是人内心思想
观念的体现。这篇翻译作品虽发表在《民族文学》
2007年第1期，可是原作却是1987年发表在《章恰
尔》藏文杂志的。由此可见翻译的滞后，但可以感
受到那个年代人们对变革的憧憬和对新生活的希
望。读到《民族文学》2008年第10期拉先加的小说

《冬虫夏草》（龙仁青译，原作刊于《章恰尔》2007年
第1期），可以发现藏族地区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
盾，如乡村贫富差距的拉大，市场经济规律冲破了
人们原有的生活规则。勤劳本分的藏族农民群曾
早出晚归在自家的土地上劳作着，收成却一年比
一年差，于是加入了挖虫草的行列。带病挖虫草给
孩子上大学的杨先大叔意外地在草原上和儿子相
逢，儿子却是带着女朋友来游玩的。作品既有对现
实的生动描写，也隐含着作家对人性、民族性格的
深沉思索，体现了母语作家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和责任意识。

维吾尔族作家穆罕默德·巴格拉希的中篇小
说《卡玛力丁》（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描写几个
世纪以来像婴儿一样沉睡的村庄如何学会了做买
卖变得热闹起来。作品集中描述了原本本分、孝敬
老人的青年卡玛力丁逐渐学会了挣钱，却异化成
贪婪、虚伪、变卖家产的罪人，反映了金钱和商品
经济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冲击，揭示出金钱对人性
和民族性的严重考验，并表达了这样的思考：如果
以牺牲民族的传统美德来换取物质生活的改善，
思想文化素质没有提高反而走向堕落，其后果不
堪设想。马合穆提·尤利瓦斯的小说《青芦苇……》

（甫拉提·阿不力米提译）也展示了乡村在市场经
济影响下发生的变化。故事的起因在于阿卜杜勒
征用了公共的芦苇地，叙述者“我”受雇看守芦苇，
乡亲们以前可以随便收割芦苇现在却必须付钱，

最后愤懑的村民烧了芦苇地。大火可以被浇灭但
是村庄的焦躁却只是刚刚开始，利益冲突打破了
乡村的和谐与安宁。

凯赛尔·柯尤木的《苹果树下的梦》（伊力亚·
阿巴索夫译）通过梦幻巧妙地将主人公分割成现
实中的小职员巴图尔与梦境中的富翁巴图尔老
板，普通百姓生存的困境与精神的迷茫通过巴图
尔个人卑微的生命体验深刻地表达出来。古丽巴
哈尔·纳斯尔的小说《爱情担忧》（苏德新译）和亚
森江·萨迪克的小说《星星，别眨眼》（苏永成译）描
写家庭婚姻和情感的危机，不但反映维吾尔族家
庭婚姻模式从传统走向了现代的巨大变化，也揭
示出带有普遍性的现代家庭婚姻问题。穆罕默德
伊明·阿布都瓦里的《特殊行当》（苏永成译）深刻
表现了现代社会金钱观念下人性的异化和残酷的
生存斗争，启发人们对金钱问题的深刻反思、对民
族优秀品德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深沉呼唤。

朝鲜族母语写作充满浓郁的人情和人性内
涵。朝鲜族诗人金哲几十年笔耕不辍，近期发表的

《一棵树》等诗作从自然感悟人生，思索生活，别具
意味。再如金春植的小说《无法饶恕的父亲》（金莲
华译）讲述了病重的父亲为了不让妻儿伤心假装
吸毒，让亲人憎恨自己，甚至和妻子离婚，客死他
乡。在小说末尾真相揭开后父爱的伟大跃然纸上，
令人动容。金锦姬的《拨浪鼓》（成龙哲译）道出一
位年轻母亲充满矛盾的内心和痛苦的成长历程。
新世纪，随着时代的变化，家庭和亲情关系中出现
了新的内容，主题和题材都呈多样化发展。朝鲜族
打工文学中，朝鲜族作家将审视的目光从国内朝
鲜族的打工生活延伸到韩国底层劳工的生存境
遇，叙写底层劳工经受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煎熬，
反映现实与梦想的巨大反差，在少数民族母语写
作中别具一格。如孙龙虎《艰难的抉择》（陈雪鸿
译）是国内打工题材作品，可是小说将笔力集中在
留守家庭男人的苦恼与压抑上。许连顺的小说《往
地漏里掷石子》《跟屠宰场里的肉块儿搭讪》《回来
吧，妈妈》《荆棘鸟》（金莲兰译）饱含同情叙写朝鲜
族家庭婚姻的困境与女性打工者多舛的生命体
验，在得与失、忠诚与背叛、真情与假意、真善美与
人性之异化等矛盾关系中刻画人物，引人思索回
味。李惠善的《礼花怒放》（沈胜哲译）着重描写离
别家庭赴韩打工十年的女子惠贞回国后，家庭拥
有了金钱，却丢失了爱，主题深刻，启人深思。据统
计，目前有40多万朝鲜族人在韩国打工，离开家
乡在国内打工的亦为数不少，于是东北的“朝鲜
屯”产生了很多空巢家庭，出现了众多留守的老人
和儿童。文学对这些生存状况的真实描绘留下了
民族发展进程的宝贵记录，不但具有文学价值，更
具有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价值。

塔吉克族阿提凯姆·翟米尔的小说《冰山之
心》（苏德新译）叙述了年轻的主人公阿尔曼和赛
尔维纳兹突破传统的包办婚姻习俗而追求自由爱
情的故事，特别是阿尔曼勇于挑战祖先厌恶经商
的观念而办商铺、做生意，成为新一代改革者形
象。作品虽然只有7000多字的短小篇幅，但是作
者选取最能够体现生活实质的细节和对话，诠释
了民族发展的巨大变迁。柯尔克孜族曼别特吐尔
逊·玛铁克的小说《埃里尼厄斯之爱》（赛娜·伊尔
斯拜克译）描述了新时代出现的情感故事，其中年
轻人为爱结合，可是因为生育问题女主人公巴勒
布布自动要求离婚，反映出柯尔克孜族新一代女
性情感生活的新景象。

彝族贾瓦盘加的《火魂》是第一部彝文长篇小
说，作品描写了主人公成长为县委书记的历程并
叙述了他为民谋利、照亮人心的动人事迹，是唱给
新时代的颂歌。可惜目前只看到阿牛木支选译的
其中的一小节。壮族余执的短篇小说《山村两姑
娘》（覃祥周译），生动记录了壮乡姑娘走出乡村谋
发展的历程。景颇族岳丁的小说《一片绿叶上的槟
榔汁》（穆直·玛散译）描写山里的少女孜孔阿稚接
触到外地来的地震考察青年，内心引起朦胧的爱
意，山外的信息引起少女心灵的地震。左金惠的散
文《到密支那跳目瑙》描述了作者到缅甸密支那参
加目瑙盛会的经历，展示了跨境民族的文化魅力。

现代性反思与文化追寻
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地区以高速发展的姿

态进入现代化进程，同时带来了社会的生存环境、
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改变，比如人们面临的环
境污染、资源枯竭、道德沦丧、信用危机、人文精神
萎靡等，出现了与传统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人
生观念和价值取向，比如拜金主义、世俗化、物欲
化、消费主义等。可以说，市场化对民族地区生活
方式、文化传统的冲击较汉族地区更为强烈，甚至
是颠覆性的。拥有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母语作家，看
到了个体、家园和民族文化受到的冲击。他们立足
本土，从现实生活变迁中反思现代文明给传统文
化带来的危机，思索引起文化危机的根源及其后
果，探寻民族未来发展及人类的未来命运走向。比
如草原生态环境几十年来遭受着毫无节制的开
发，受到严重破坏，草原生态文化危机是新世纪蒙
古族、维吾尔族等草原游牧民族母语作家创作的
突出主题。

如阿尔泰的诗大多为草原为祖国而歌，他的
组诗《我的草原》（查刻奇译）将对草原和祖国的爱
融为一体。而在《贝丽花》（哈达奇·刚译）中诗人描
写的却是再回故乡见不到碧绿草原后的痛苦：

去年/我回故乡/贝丽花把我忘了/去年/我为
何要回故乡//我回到乌力雅斯太怀抱/那里已是

不毛之地//我那摔在地上的笑声/像干塘里的鱼
儿翕张着嘴//我盼贝丽花/出来/迎接我/她原是/
我的太阳/常送给我晨曦/贝丽花/没出来/她忘了
我/那天/我没有晨曦……从刈草场回来/我孤寂
的心上/留下了一道道/镰刀的创伤

朴素的语言里饱含沉痛的哀伤，催人泪下。
满全《嘎达梅林的草原》(道·斯琴巴雅尔译)

在怀念草原民族英雄嘎达梅林中反思现实，“今晚
我默默地向梅林祈祷/凉风难以吹干如注的泪
水//失去清澈湖水的鸟群、衔着我的童年飞到了
远方”，充满了深沉的文化思索和忧伤情绪。

蒙古族和维吾尔族作家大多在儿时的心灵深
处就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那是水草丰美、
牛羊成群、牧歌缭绕的草原绿洲。可是，时过境迁，
作家放眼现实诉诸笔端追寻到的往往是梦想的幻
灭，如：蒙古族青年作家吉·清河乐的小说《遥远的
香柏洼》（王玉丽、吉·清河乐译）、格日勒图的《天
鹅之复活》（伍·甘珠尔扎布译）、瓦·萨仁高娃的

《草原蒙古女人》（朵日娜译）和阿尤尔扎纳的《一
个人的戈壁》（照日格图、山花译）等都是关于草原
梦想与现实背离的故事。吉·清河乐以深情的笔触
讲述一个神圣的精神家园——香柏洼对主人公生
命历程的特殊意义。虽然父辈一代还见过香柏洼，
但是到了“我”的童年时代，香柏洼只能存在喇嘛
爷爷的故事中。《草原蒙古女人》中，女主人公“我”
从无根的都市到吉日格图草原上寻找到了生命的
寄托，可是草原被挖矿采矿队伍严重破坏了，米杜
格玛姐姐为挡住侵犯草原的机器和炸弹被炸死，
草原梦想幻灭了。《天鹅之复活》中老人“我”带着
老伴的骨灰叶落归根，回到科尔沁故乡，“我”痴痴
寻觅心目中充满爱和美的天鹅，拍摄天鹅图片，可
是天鹅被人猎杀。《一个人的戈壁》中老额吉发现
了沙漠里的吉兰绿洲，当“我”带着掠夺的工具走
进时，“它”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同样的，维吾尔族作家穆罕默德·巴格拉希的
小说《心山》（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叙述了夏库
尔村三个少年为了寻觅传说中的心山而命丧沙漠
的故事。心山是传说中祖宗的生活之地，象征着民
族文化的根源。三个少年以生命为代价的文化寻
根与年长者麻木的民族意识形成鲜明对比，有力
地批驳了村人对祖先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背叛，充
满了强烈的文化重构意识。卖吐逊·拜都拉的小说

《沙力老汉》（艾克拜尔·吾拉木译）里老人苦苦坚
守呵护着沙漠里最后一片树林，以他亲手培育的
那片树林作为幸福与快乐的源泉，可最后还是人
毁林亡。不论是遥远的香柏洼，还是故乡草原或戈
壁上的树林，既是一种自然生态的存在，更是草原
民族文化的依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个个
寻根梦想的幻灭背后饱含着作家对民族文化与未
来发展状况的深深忧虑。

少数民族母语作家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民族
文化的追寻，不仅仅体现在对民族生存环境、自然
生态文化的表现上，还体现在对人性、人的价值观
念、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描写与考量中。比如满都
麦的《骏马·苍狼·故乡》既是两代人生活方式、价
值观念的冲突，也是现代文明与草原文明两种文
化的冲突。他的另一篇小说《尾随族群的流星》（苏
荣巴图译）中罗来老人一家孙儿分散在世界各地，
儿子娶了美国、日本和北京的媳妇，孙子对草原生
活缺乏感情，即便是留在草原的孙儿对草原也变
得淡漠要住进新建的移民村，惟有老人痴心于传
统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感念草原。两篇作品都表
现了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草原文明的冲突，表达
了草原文化走向衰弱甚至消亡的主题，是献给草
原文化的深情挽歌。

维吾尔族作家麦买提明·吾守尔的创作代表
了维吾尔小说的发展历程。他的小说在上世纪80
年代以颂扬为主，如《瑞雪》《吉祥的早晨》等；90年
代中后期以来他着力反映现代人对金钱的崇拜与
异化行为，如《猪的节日》《芦花公鸡》《镶金牙的
狗》等。特别是对民族性问题的思索达到了新的高
度，如《白大寺》（苏永成译）。小说以一座古城遗址
旁建立的清真寺为纽带，让寺庙勾连历史和现实，
贯穿其中的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命求索。“白大
寺”既是一个客观的民族建筑，也是一种文化符
号。一个富翁在生命的最后顿悟促成这个贫瘠的
土地上一个富丽堂皇的清真寺的诞生，它的存在
赋予长途跋涉者精神的鼓舞与物质的慰藉。这些
都深刻诠释了个体生命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性
问题。小说的主人公之一、穷困潦倒的塔依尔外出
寻求出路，60余年后回到已经由传统走向现代、
处于经济转型中的故乡。老塔依尔决心用自己的
财富将白大寺翻修重建，可是陷入金钱迷狂的人
们以为寺内有金宝而在一夜之间把清真寺给摧毁
了。跟着白大寺一起倒下的还有民族的信念、人与
人之间的信任、民心的团结等。麦买提明·吾守尔
对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在中国文坛
都是独具特色的。

少数民族对自然满怀敬畏之情，人与动物之
间相互依存、人与自然浑然融为一体的
生存状态，在多个民族的母语写作中都
得到了生动的展示。如蒙古族希儒嘉措
的小说《风骨》（伍·甘珠尔扎布译）通过
苏纳木老人与马的共同命运，反映了人
与自然唇齿相依的关系。维吾尔族艾尔
肯·沙比尔的小说《老人与戈壁》（苏永
成译）叙述了维吾尔老汉只身一人在戈
壁进行的生存斗争，描写了帮助老人度
过劫难的马儿形象，表现了维吾尔人民

顽强、乐观、敬重自然的民族性格。两个老人都将
马儿视作自己的生活伴侣，人与马的感情构成了
草原文化中人与动物关系的温情描述。

还有很多关于动物的故事，如藏族德本加的
《老狗》（万玛才旦译）、朝鲜族禹光勋的《猎犬猸
狸》（陈雪鸿译）、麦买提明·吾守尔的《打狗》（苏永
成译）、哈萨克族阿布都哈孜·扎汗的《库特盘狗的
遭遇》（努尔兰·波拉提译）等。写动物并不是为了
纯粹自然的描写，而是通过动物而反观人类，刻画
动物与人共通的“人性”，并通过动物的命运变化
反观人性的变化，反映民族独特的心理素质、性格
特征、伦理道德和文化传统，借此反映时代变迁与
人心的变化。如《猎犬猸狸》和《库特盘狗的遭遇》
都写到了狗的忠诚，甚至为主人献出了生命，可是
有的主人却只是利用狗的忠诚。主人内心的冷漠
和狗持之以恒的忠诚形成了鲜明对比。《老狗》对
甲贝打死狗偷吃狗肉之后内心的惶恐进行了生动
形象的描写。《打狗》更是通过一条狗的命运描绘
社会人生百态，把人物内心的隐秘和复杂以及对
人良心和灵魂的拷问刻画得淋漓尽致。作者还灵
活采用反复、荒诞手法，使得小说的主题思想和艺
术表现有效地融为一体，意味深长。

新的活力与挑战
新世纪以来，一大批“70后”乃至“80后”母

语作家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他们成长在改革开
放的春风里，无法拥有老作家那样厚重的生活积
累及生活的沧桑感、沉重感，但是这批年轻人挖掘
生活之广和情感之深、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民族使
命感和文化的自觉意识，都显示了艺术追求的自
觉与成熟，为新世纪母语写作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开拓出少数民族母语写作的新前景。

青春，是文学的永恒主题。青春书写，历来都
为文学的发展注入活力。青春的梦想、爱情的追
寻、事业的求索，是文学对青春故事的共同表达。
少数民族年轻的母语写作者也留下了时代发展的
青春记忆。比如，藏族作家端智嘉在上世纪80年
代初创作的小说《被霜摧残的花朵》（龙仁青2007
年译）描写改革开放初期年轻人爱情的苦涩。克珠
群佩在80年代中期创作的小说《命运的抉择》（班
丹2009年译）叙述了年轻的藏文教师索杰在病魔
的折磨下进行的生命抗争，让人感受到那是一个
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欢腾时代。拉加才让 1987
年发表于《章恰尔》的小说《理想》（觉乃·云才让
2007年译）描写了吉米多杰和桑达老师虽然教学
和教师个人生活都困难重重，但是人物内心充满
阳光和爱的温暖。三篇作品都创作于80年代，虽
然翻译发表滞后了 20 余年，可是人物的情感记
忆、梦想的追寻及其责任意识依然闪烁着超越时
代的文学之光。

在年青母语作家的写作中，多有青春的故事
与成长的话题，但是难以再感受到上世纪 80 年
代青春的崇高理想和豪放激情，而择业的艰难、
生存的困境与精神的焦虑成为突出主题。比如，
藏族拉先加的小说《影子中的人生》（索南多杰
译），主人公扎西刚刚步入社会，爱情和事业经受
着生活潜规则的考验，年轻人的锐气一点点被生
活磨掉了，成为一个没有自己的影子的人。朝鲜
族朴春兰的小说《当心狗狸》（张春植译）以弟弟
的奋斗求索为主线，生动展示了当下年轻人身份
的焦虑和生存的无奈。维吾尔族女作者热孜古丽·
卡德尔的小说《迷雾》（铁来克译），女主人公作为
一个代课教师，充满了择业的艰难和爱情的焦虑。
可贵的是，面对生存的困惑和精神的焦虑，年轻的
母语作家们依然保持着对真善美的追求，表现出
改造社会、创造新生活的探索精神，弥足珍贵。

青年母语作家从自身及社会到民族历史文
化，目光深入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如小说凯赛
尔·柯尤木的《苹果树下的梦》对社会的深刻反映
和对人性的深沉思考，马合穆提·尤利瓦斯《青芦
苇……》揭示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对生活的冲击，
阿依努尔·多里坤的《伊尔法的日记》从孩子的生
活体验中展示现代维吾尔人的生活及教育问
题，吐尔逊·麦合木提的《叔父的桃树情》从叔
父的人生追求及经历中折射世态的变化，吉·清
河乐的 《遥远的香柏洼》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追
寻，查黑尔·特木日的 《巴拉嘎日河边的故事》
叩问历史和良心的勇气，拉先加的 《冬虫夏
草》 对生活艰难求索的多重表现；散文部分，
昂格图的 《弟弟的冰糖》、新醍博的 《祖父》、
赞德来的《奶之佳话》、玉苏甫江·达吾提的《给母
亲的信》等通过对亲人、亲情的描写透视人生，亲
切感人，令人思索回味；诗歌如海日寒的《北方蒙
古屯》、呼·布和满都拉《忽必烈狩猎》、嘎代才让
的《对一只小绵羊的怀念》、阿亚提努甫斯·买买
提的《清晨的独白》、买买提江·达吾提的《塔克拉
玛干》、哥布的《大凉山词》等，在诗意的表达中
浸润着诗人对民族文化、对个体生命及社会的
独特思索和感悟。

新世纪以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进一步凸
显而出。随着国家对文化的高度重视，民族文化、
原生态文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各民族之
间的文化差异和文化特点得到了很好的重视。这
对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母语文学
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具有本民族语言优势的少
数民族作家，可以更加便捷地深入到本民族人民
群众的生活当中，从民间立场和民族文化视角出
发审视本民族的现实生活与文化发展进程，探究
和思索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未来走向。作家铁
凝说，如何用文学延续本民族的精神烛火，如何
弘扬魅力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作家正在
思考和实践的命题。对于母语文学，寻求未来的
发展方向和新的突破，也正在于此。当然，只有民
族性和时代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作品
才能经受得住读者和时代的考验。

少数民族青年母语作家承担着承上启下的重
任，更需要提升自我，加强艺术创新，提高思想修
养，在题材、主题思想和艺术表现上突破发展的瓶
颈，和汉族作家站到同一起跑线上，把少数民族母
语写作推向新的高度，创造出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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